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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在这里采访，会影

响同学们学习。”在中国科

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

物物理所）的图书馆阅览室门口，

王志珍着急地说。

这是一间很大的阅览室，离门

口十几米远的地方有几名同学在看

书和期刊。虽然工作人员事先跟同

学们沟通过，大家表示没关系，但

王志珍觉得这样不合适。

“或者，我们去旁边的小阅览

室？”工作人员提议道。

小阅览室是玻璃板隔出来的一

个封闭空间。王志珍依然觉得不妥，

“声音会传到外面的，我们还是找一

间会议室吧”。

直到在会议室落座，王志珍才

放下心来。这里的空间略显狭小，

光线要暗一些，室内温度也有点低，

但她毫不介意。“我们所的硬件条件

已经比 20 年前提高很多了。”她对

《环球人物》记者说。

院 士 王 志 珍 的 故 事 远 不 止 20

年。她今年 82 岁，见证了中国生物

化学领域的发展历程。在科研的道

路上，她从未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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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的王志珍仍然坚持在

科研一线，每天按时到实验室上班。

从 1964 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已经在

生物物理所工作了 60 年。

“我就是喜欢待在实验室里，

一进实验室就觉得踏实了。”王志珍

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她的大部

分时间都花在科研或与科研相关的

事情上，对衣食住行的细节不太在

意。没想到，正是她不经意间的一

个细节引发了全网关注。

事，但这真的没什么特别的。”王志

珍说，“就像经常有人问我 ：你遇到

科研上的困难时，是怎么坚持下来

的？其实那就是我的日常工作，搞

科研本来就是挑战未知领域，寻找

前人不知道的东西，失败多，成功少。

我没想过怎么坚持，就是继续研究，

直到突破，这个过程本身并没有什

么高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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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珍 1953 年考入上海中学，

开始了连续 6 年的寄宿生活。在这

所名校里，她汲取了丰富的人文和

科学知识，也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文盲

率为 80%，农村地区则高达 95%，

身处郊区的上海中学的学生因此被

就近安排到农村进行扫盲工作。

“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学校

几个月前，王志珍受邀作为主

讲人，参加了央视一档教育类节目

的录制。在录制现场，她穿的皮鞋

因为鞋底老化，掉落了一地塑胶黑

渣，而她自己一直没有注意到。直

到主持人捡起一块碎渣，王志珍才

反应过来，自嘲“我又出洋相了”，

但主持人和现场观众都为她送上了

热烈的掌声。

节目播出后，这个小插曲在网

上 掀 起 了 一 波 热 议， 网 友 踊 跃 留

言 ： “王院士那句‘出了洋相’，让

我泪目了。您没有出洋相，中国正

是因为有您这样的人，才能强大起

来。”“没有一个人会笑话这样一位

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唯有愈发地敬

佩。”“正是这些任劳任怨、艰苦朴

素的科学家，推动着我们国家科技

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平时我确实不太注意这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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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他给我们上课，很多同学听

不懂，我就给大家做翻译。童第周

先生的夫人叶毓芬教授也是宁波人，

她给我们讲授胚胎学。叶老师上课

时的气度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她

穿着浆洗过的雪白笔挺的实验服，

胸前别着一枚漂亮的胸针。叶老师

也说一口宁波话，许多同学听不明

白，我却很享受……”

老师让我用普通话去教只会说上海

本地话的农民伯伯和阿姨认字。”王

志珍回忆道。整个青少年时代，她

在农村参加过很多活动。

“比如灭钉螺，我们铲下藏有

钉螺的河床泥土，把它们深埋。到

了冬天，结了冰的河泥格外沉重，

铲泥、运输、挖深坑、填埋……我

们干的是很重的体力活。刚收的新

稻做成的米饭有一层米油，就着甜

面酱吃，比什么大餐都香，我在城

市里从来没吃过。这些锻炼让我接

受了更加全面的教育，更好地去认

识社会。”

1959 年，高中毕业的王志珍没

有选择清华北大，而是报考了一所

成立不到一年的高校——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

“当时我姐姐已经在北大学习，

我哥哥则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

学所工作。他们俩强烈建议我报考

中科大。”王志珍说。

1958 年，在“向科学进军”的

时代号召下，中国科学院举全院之

力创办了中科大，钱学森、郭永怀、

华罗庚、贝时璋等顶尖科学家担任

各系主任，亲自为学生授课，创建

新的办学理念，目标是培养理实交

融的尖端科技人才。

“我从小喜欢数理化，自然觉

得要念理工科。中科大的生物物理

系是中国第一个生物物理系，招生

简章非常吸引我，于是成了我报考

大学的第一志愿。”

在 中 科 大 校 园 的 5 年 时 光 里，

她得到多位名师的言传身教，对后

来的科研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贝时璋先生是我国生物物理

学的奠基人。因为带有浓重的宁波

姐姐家，没像往常一样在实验室工

作。回来时，她看到在 20 平方米的

实验室里，到处散落着不同大小和

锐度的玻璃碎片——爆炸发生了。

王志珍挂在水池边的一件衣服，被

磷酸烧得千疮百孔。如果她那天在

实验室，后果不堪设想。

1978 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

始向海外大量派遣留学生，德国洪

堡基金会也向中国学者提供了奖学

金。在中国科学院的推荐下，王志

珍成为首批接受洪堡奖学金的访问

学者之一，于 1979 年初赴联邦德国

的羊毛研究所研究胰岛素化学，这

是当时世界上从事人工合成胰岛素

的三个实验室之一。

“洪堡基金会有一个慷慨的规

定，每名学者回国时，可以申请一

台实验设备，用以支持后续的研究

工作。因为之前的那次爆炸事故，

我决定申请一台冷冻干燥仪。”王志

珍说。

回国后，这台仪器一直作为主

打蛋白质研究的生物物理所公用设

备使用。10 多年后，由于仪器利用

率高，王志珍又从洪堡基金会申请

到第二台新型冷冻干燥仪。

“现在，我们实验室的硬件水

平与国外已经没什么差别了，但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真是又缺设备

又缺人。”王志珍说，“当时老一辈

科学家几乎都已退休，很多出国的

年轻人还没回来，青黄不接，真是

非常困难。直到 2005 年以后，回国

的教授级科学家才多起来。正是依

靠着伟大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一批

又一批艰苦奋斗、不计回报的科研

人员的成长，中国的科技水平才一

步步发展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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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王志珍被分配到

生物物理所，从研究实习员做起，

被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标定移液管

的体积，后来又调入胰岛素研究实

验室工作。

当时实验用的蛋白质样品基本

上是从动物脏器里提取，纯化后用

冷冻干燥的方式进行保存。由于国

内实验室没有冷冻干燥仪，团队只

能自己动手，用玻璃干燥器接上真

空泵做了一个土法冷冻干燥仪，但

干燥器的玻璃薄厚不匀，抽真空的

时候有潜在爆炸的危险。

那段时间，王志珍每天中午都

在实验室做实验，玻璃干燥器离她

也就一米远。有一天中午，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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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执行者，

一旦出了问题，人的健康也跟着出

问题。胰岛素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激

素蛋白质，由A、B两条链通过 3 个

二硫键相连而成。

1958 年，中国科学家开始探索

人工合成胰岛素，要把用化学方法

分别合成的两条链正确地连在一起，

才能得到有生物活性的胰岛素。经

过艰苦的努力，1965 年，我国在世

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具有全部生物

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

王志珍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院

士邹承鲁是该项目的主要发起者和

完成者。改革开放后，他希望继续

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中蕴藏的蛋白

质折叠的基础科学问题。1982 年，

王志珍从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结束

胰岛素的生理性质研究后，加入了

开始了实验论证。邹承鲁对科学研

究极其严苛，他要求团队做实验的

酶制剂都要自己制备。蛋白质二硫

键异构酶在牛肝里含量最丰富，因

此他们决定从牛肝里提取它。

“那段时间，我们的学生需要

一大早去北京大红门屠宰场购买新

鲜牛肝，装在冰桶里带回来。当时

的交通条件较差，上午 10 点钟，牛

肝才到实验室，团队全体成员立马

动手提取才能保证酶的活性。”王志

珍回忆道。

通过实验，团队先后发表了 10

多篇研究论文，为“蛋白质二硫键

异构酶既是酶又是分子伴侣”的假

设提供了翔实的实验支持。

“打个比方的话，就像人们看

到某个人干活只用右手，于是就认

为他只有右手，但我们的研究表明，

他还有一只左手，而且干活时必须

两只手协同工作，只靠一只手是不

行的。”王志珍说，“对蛋白质二硫

键异构酶来说，就是右手干酶的活，

左手干分子伴侣的活， 而在执行帮

助蛋白质折叠的功能时，必须两只

手都干活，而且还要相互协作才干

得好。”

提出分子伴侣概念的英国科学

家后来认可了这个结论。蛋白质二

硫键异构酶的分子伴侣活性也被研

究得越来越清楚。直到今天，这项

课题仍在继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王志珍和同事们发现了二硫键

异构酶越来越多的重要作用。“在肿

瘤、心血管疾病等顽疾中，它都在

起作用。我们会继续研究下去，争

取为解决医学问题提供更多新的知

识。”王志珍说。

编辑 苏睿/美编 苑立荣/编审 张建魁

邹承鲁的课题组。

上世纪 90 年代初，王志珍从胰

岛素合成中的蛋白质折叠问题继续

深入，拓展到分子伴侣研究。这是

一类协助细胞内其他蛋白质和核酸

分子折叠和组装的蛋白质，与人类

健康密切相关。阿尔茨海默病、帕

金森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就是与某

些特定蛋白质折叠发生错误有关。

在这些领域的科学探索，对人类健

康具有重大意义。

“分子伴侣的概念是一位英国

科学家提出的，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

属于新概念。通过之前的研究经历，

我产生了‘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不

仅是一种酶，也应该是一种分子伴

侣’的想法。但提出分子伴侣概念

的英国科学家认定二硫键异构酶只

是酶，不是分子伴侣。”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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